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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
实践探索与深化路径

*

王 亮 熊建辉

摘要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任务。当前，我国基

础教育阶段的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探索总体上可以分为政府主导和非政府主导两种，均以

选拔方式、课程教学、师资力量、组织管理、制度保障等要素作为支撑。作为一项正处于发展

阶段的实践探索，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面临选拔方式有待完善、课程教学导向仍存偏差、
师资力量适切性不足、制度保障体系不健全等一系列挑战。因此，要从探索多元化培养模式、
拓展培养方式、优化支撑体系、形成长效机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规等多方面深化基础教育阶段

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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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我国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

要战略任务。进入新时代以来，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逐渐被视为我国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支撑国

家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举措，日益引起高度关注。中共中

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部署了“提升一流人才培养与创新能

力”的重大战略任务，［1］为我国新时代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指明方向。围绕这

一时代任务，教育部等六部门于 2018 年 10 月发布了《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

学生培养计划 2． 0 的意见》，明确提出“拔尖人才选拔、培养模式更加完善，培

养机制更加健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引领示范作用更加凸显，初步形

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体系”的要求。［2］尽管这一计

划面向高等教育阶段，但也引起了为其输送后备力量的基础教育工作者的广

泛关注。与高等教育阶段直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不同，基础教育阶段更多聚

焦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素养和能力，为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筑牢基础，属于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的早期阶段。然而，现有研究多是在高等教育语境下探讨人才培

* 本文系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教育管理与决策研究服务专项 2022 年度委托课题“拔尖创新人
才早期培养比较研究及其数据库建设”( 项目编号: MOE-CIEM-2022019) ，以及 2021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教育学重大项目“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实施路径研究”( 项目编号: VFA210002) 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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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缺乏对基础教育阶段早期培养的探索。肩负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重任

的基础教育阶段可以何为，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研究综述

国内外研究者对这一领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国外研究多使用“天才儿

童”( giftedness) 、“英才儿童”( gifted and talented children) 、“天才学生”( gifted
and talented students) 等概念，强调天才学生在一个或多个领域有更高水平的表

现。如伦祖利( Ｒenzulli) 认为，天才学生通常会在智力、创造力、艺术性、领导

才能、组织技能或人际关系、特殊学术领域表现出卓越潜能。［3］国内研究者围

绕创新型人才或拔尖创新人才的一般特征进行了探讨，认为创新型人才的特

质由人格、思维、心理、能力等要素构成。［4］［5］如有研究者构建了科学人文的知

识与能力、发明创造的思维品质、良好心理素质的三要素模型。［6］林崇德教授

在概念界定的基础上，提出了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五个阶段，即自我探索期、
集中训练期、才华展露和领域定向期、创造期、创造后期。［7］国外对天才学生的

培养持续时间长、覆盖面广，如在美国 41448 所设有天才项目的学校中，有 8．
9%的学生参加天才教育项目; ［8］澳大利亚的公立学校中有 10%的天才学生就

读。［9］国内有中学生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计划( 简称“英才计划”) 等国家层

面的顶层设计，也有地方政府和学校的特色探索，但覆盖范围相对较小。［10］学

校通常会使用现有测试工具或开发智力和成就标准化测试量表的方式识别有

潜能的学生，也常使用教师提名和教师评级的筛选方式。［11］

在具体培养方面，研究者多围绕课程设计、教学模式等方面展开。有研究

者提出了培养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过程的“充实三元模型”，该模型由探索体

验类课程、团体训练类活动课程、个体和小组调查类课程三类课程构成。［12］有

研究者呈现了满足具有不同天赋学习者需求的多元化服务框架，该框架根据

对象的多少分为面向所有学生、面向许多学生、面向一些学生和面向少数学生

四个层级，每个层级提供不同的课程和指导服务。［13］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针

对天才学生的课程规定则有所不同，其课程分为以学校为基础的课程、补充性

课程和可选择性课程三种，在以学校为基础的课程和补充性课程中，将丰富、
拓展和加速作为适应天才学生发展的差异化课程类型。［14］有研究者对美国马

萨诸塞州电子磁石学校的培养项目进行了介绍，该项目将磁石模式与电子网

络资源系统相结合，开设暑期学院和学习与研究体验项目，引入企业中的科学

家和工程师作为导师，协助学生设计和开展研究项目，过程中也融入父母参

与。［15］有研究者将国外培养模式总结为学科渗透模式、技能训练模式、英才教

育模式和联合培养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活动课程培养模式、课堂教学创

新模式、高校与中学联合培养模式三种模式; ［16］也有研究者针对科研院所参与

模式进行了具体分析。［17］

就组织管理而言，有研究者从实行分层管理、重视教学和学生管理、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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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管理等方面提出创新管理制度。［18］为支持天才教育计划，美国成立了天才

儿童协会、天才教育委员会、特殊儿童委员会等各级各类组织机构。［19］为加强

教学管理和师资队伍建设，美国还开展天才教育领域研究生计划，［20］从事天才

教育工作的教师需获得国家认可的资格证书，且每学年要参与一定课时的专

业发展活动。［21］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则有天才教育和高阶思维的在线专业

发展计划，该计划由针对教师培训的九个单元构成。［22］

从质量评估来看，研究者发现天才项目对机构、教育、社会和个体层面有

不同的潜在效果，［23］尤其是对学生的学业成绩、研究技能、时间管理、自尊等方

面存在影响，［24］部分中学将学生成绩数据作为课程教学调整和专业发展机会

的依据。［25］有研究者认为，评价时除采集考试成绩这类阶段性数据外，还需采

集学生课堂表现、课后课外活动等实时产生的过程性数据，且应结合心理测量

技术与人工智能等形成多元化评价方式。［26］有研究者将考核评估及去向称之

为“出口”，提出缩短学制、延后分流、设计“绿色通道”等建议来优化出口

设计。［27］

现有国内研究以对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天才儿童教育政策的介绍居

多，也有对某地或某校培养项目的实施情况、存在问题与对策建议的经验总

结，如北京市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探索［28］、北京四中案例分析［29］等。但总

体而言，国内对基础教育阶段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缺

乏以动态发展视角进行的系统研究，对多元化培养实践的探索较少，在广度和

深度上还有所不足。有鉴于此，本研究将对国内基础教育阶段拔尖创新人才

早期培养的实践探索进行研究: 现阶段有哪些培养实践，培养过程中的关键

要素是什么，存在何种问题，如何构建培养路径? 这一系列问题值得深入

探讨。

二、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实践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省市建立了少年宫或少年之家，通过提供课外活动的

形式，培养少年儿童的特长和才能。为培养体育后备人才，青少年业余体校逐

渐发端。1978 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办“少年班”，开启了我国高等教育阶段

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了以中学超常教育实验班为标志

的基础教育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探索。［30］进入 21 世纪，国内各地积极探索

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新时代以来，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导向下，拔尖

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探索进入繁荣和创新期。本研究选择四大直辖市及深圳、
成都、青岛等基础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对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探索的

政策文本、新闻报道等进行了梳理，重点选取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

后的典型案例，并进行了一定调查研究。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政府在拔

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中主导力量的不同，本文将当前的培养探索分为政府主

导和非政府主导两种类型，其中非政府主导的实践探索又包含多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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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政府主导的多方合力

政府具有统筹各方资源的优势，是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开展的主导力

量。2013 年，中国科协和教育部共同组织实施了高中阶段人才培养的“英才计

划”( 见表 1) 。［31］这是一项国家层面的统筹计划，旨在为基础学科领域输送后

备力量，促进中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的有效衔接。在省市统筹层面，2008 年，北

京市教委成立青少年科技创新学院，启动“翱翔计划”，开始探索高中阶段的拔

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该计划要求在信息技术、生物、物理、化学、地理等领域

设立基地学校，由生源学校、基地学校、高校和科研院所实验室共同承担优秀

学员的培养任务，且每类学校都为学员配备指导教师，构建由三方指导教师共

同组成的“三师培养体系”。［32］2010 年，北京市教委和科委联合推出面向小学

和初中的“雏鹰计划”，计划中的项目实验校向学生开设科研课程，促进部分课

程和博物馆、天文馆、海洋馆等科普资源基地单位及科研院所实验室的科技资

源向科技创新教育课程资源转化。［33］重庆市教委在 2011 年同样推出“雏鹰计

划”，旨在对高中生进行培养，选拔高一年级学生进入实验室和研究中心，进行

专题课题研究，并于 2020 年将培养对象范围扩展至初中生。［34］近些年，部分城

市出台了高中学校的专项人才培养计划，如成都市在 2018 年出台了“菁才计

划”，构建了培养学校、创新实践基地、基础创新学习中心的三位一体式创新人

才培养链; ［35］青岛市自 2020 年起实施了学科特殊禀赋学生培养项目。［36］深圳

市盐田区教育局是区县级实践探索的典型代表，该区教育局在 2021 年成立了

旨在推动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六大少年院，在培养学生个性特长的同时，注

重学生的全面发展。［37］上述探索均由政府主导，既有省市层面的规划统筹，又

有国家层面的凝练提升。在政府主导下，高校、科研院所、高新科技企业和中

小学校等多方合力，共同进行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

表 1 政府主导的多方合力实践探索案例

起始时间 项目名称 参与主体 具体内容

2013

中学生科技创新
后备人才培养计
划( 简称“英才计
划”) ［38］

中国 科 协、教 育
部、省 级 教 育 行
政部门、高校、高
中学校

中国科协和教育部共同组织实施的人
才培养计划; 2022 年共有 20 个城市 39
所高校参与，计划培养中学生 1200 名
左右; 学生相应学科成绩年级排名前
10%，或者综合成绩年级排名前 15%。

2008
北京 市“翱 翔 计
划”［39］

市青少年科技创
新学院、高校、科
研院 所、区 县 教
委、示范高中

在信息技术、生物、物理、化学、地理等
领域，设立基地学校; 选择高校重点实
验室参与实施计划; 在高中学校择优
选择学生参加学习。

2010
北京市青少年科
技创 新“雏 鹰 计
划”［40］

市教委、市科委、
科研 院 所、科 普
基地、高校、中小
学校

面向全市中小学开展的创新教育新模
式，旨在将科技资源转化为中小学科
技创新教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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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起始时间 项目名称 参与主体 具体内容

2011
重庆市青少年创
新人 才 培 养“雏
鹰计划”［41］

市教 委、市 青 少
年创 新 学 院、高
校、科研院所、高
科技 企 业、初 高
中学校

在普通高中内选拔高一年级学生，进
入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进行 专 题 课 题 研 究，形 成 专 题 作 业;
2020 年扩展至初中学校。

2018
成都市普通高中
学 校“菁 才 计
划”［42］

市教 育 局、市 科
技局、市科协、高
校、高 新 科 技 企
业、高中学校

建立一批创新实践基地和创新教育载
体，构建培养学校( 27 所) 、创新实践基
地( 20 个) 、基础创新学习中心( 13 个)
三位一体式创新人才培养链。

2020
青岛市学科特殊
禀 赋 学 生 培 养
项目［43］

市教 育 局、教 科
研 机 构、高 中
学校

针对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学以
及历史、哲学、古文字学等学科，面向
全市具有一定学科特殊禀赋的中学生
开展培养工作; 项目实行首席教练员
负责制。

2021
深圳市盐田区教
育局［44］

区教育局、教科研
机构、中小学校

成立国学院、数学院、创新院、体育院、
艺术院、国际素养院六大少年院。

资料来源: 根据有关政策文件、新闻报道、网站资料、期刊文献等归纳整理所得。

( 二) 非政府主导的实践探索

非政府主导的实践探索有中学校际联盟、中学与高校合作、中学与企业合

作、中学内部自主探究、社会支持等多种模式( 见表 2) 。中学之间成立的校际

联盟，是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一种灵活探索。如成都七中、杭州学军中

学、山西大学附中、重庆一中四校成立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四校联盟，旨在通

过校际间优质资源共享、师生互派等多种方式，共同构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

系。［45］除中学间的协同培养外，有中学与高校建立了共同培养机制，突出表现

为高校在中学建立实验班和人才培养基地。如山东大学与山东省实验中学合

作设立创新实验班，虚拟建立学科兴趣组，由大学教授参与学生指导。［46］又如，

华中科技大学在襄阳四中、襄阳五中、夷陵中学等多所高中学校建立生命科学

领域的人才培养基地，搭建高中—大学贯通式培养平台，与中学共同培养生命

科学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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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阶段，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能力、判断力和创造力等。［49］这些实践探索

虽不以政府为主导，但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引导、鼓励与支持。上述多方参与模

式作为全新的教育探索，通常以不同主体根据需求和资源优势签订合作协议

为基础，为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注入了新的活力。

表 2 非政府主导的实践探索案例

模式 起始时间 项目名称 参与主体 具体内容

中学与
企业合作

2013 海尔创新班［50］ 青 岛 一 中、
海尔集团

招收具有创新潜力的优秀学生，
由企业出资，通过共建师资队伍、
精选课程、搭建科研平台等进行
创新培养，形成校企合作的良性
互动机制。

中学与
高校合作

2013
山东大学创新
实验班［51］

山东省实验
中 学、山 东
大学

面向高一前 200 名学生选拔实验
班成员，虚拟建立数、理、化、生、
中文 5 个学科兴趣组，由山东大
学教授担任学术导师，为学生志
趣成长和课题研究提供指导。

2017
生命科学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
基地［52］

华中科技大
学、襄 阳 四
中、襄 阳 五
中 等 高 中
学校

华中科技大学在高中学校建立生
命科学领域的人才培养基地，促
进与高中学校在前沿学术思想、
先进科研平台、师资生源等方面
的交流，实现生物实践教学的对
接和贯通式创新人才培养。

中学校
际联盟

2021
拔尖创新人才
培 养 四 校 联
盟［53］

成 都 七 中、
杭州学军中
学、山 西 大
学 附 中、重
庆一中

四所中学通过优质资源共享、师
资互派、学生互培、同步测试、学
术研讨等多种方式，共同构建拔
尖 创 新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和 培 养
体系。

社会支持 2021
深 圳 零 一 学
院［54］

市区政府、市
教育局、清华
大学“钱学森
班”、其 他 高
校、中 学、企
业

成立大学、中学和企业三大联盟，
招募在科技创新方面有突出才能
和表现的在读高中生及在读本科
生; 将培养贯通到中学阶段，采用
进阶式“研究学习”体系，培养学
生的跨学科思考能力、判断力等。

资料来源: 根据有关政策文件、新闻报道、网站资料、期刊文献等归纳整理所得。

在中学内部自主探究方面( 见表 3) ，早在 1985 年，在教育部门的批准和支

持、中科院心理所等科研院所的协助下，北京八中创办了超常教育实验班，探

索智力超常儿童的早期培养方式。随后，人大附中也组建了超常儿童实验班，

对超常儿童早期发现与培养的方法、模式等进行探索。这两项代表性实验项

目以选拔具有特殊才能和创新潜质的 5 年级学生为主，对学生在数学、物理、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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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学等基础学科方面的能力进行培养，并指导学生进行专业课题研究。［55］［56］

2008 年，华东师大二附中开设科技创新实验班，以“问题研究”为载体，培养学生

的研究与创新能力。［57］2010 年，北京四中成立的杰出创新人才培养道元班，南开

中学、天津实验中学和天津一中开设的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均是以满足学生多

样化、个性化教育需求为宗旨的实践探索。近些年，山东省诸多高中积极探索特

色化办学道路，在某一学科领域设立特色班( 如科技班、新人文班、航空实验班

等) ，制定具有学科特点的课程体系，对具有特殊潜能的学生实施特色化培养，也

有高中成立了学生创新实践中心，以项目孵化的形式指导和培养创新人才。四

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创设了集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于一体的 STEAM 中

心，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科学、技术等知识的能力。［58］上述实验班和实践中心的成

立，是学校在政策支持下遵循教育规律的自主探究。可见，为适应拔尖创新人才

早期培养需求，各校在课程教学、方法改进、教育创新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

表 3 非政府主导的中学内部自主探究案例

起始时间 项目名称 参与主体 具体内容

1985
超常儿童早期培养
实验项目［59］［60］

北京 八 中、人 大
附中

开展的智力超常学生培养实验，早
培班 的 招 生 对 象 以 5 年 级 学 生 为
主，采取贯通式培养，打通小学与初
中、高中课程; 培养方式有加速式模
式和夯实式模式等，实行弹性学制。

2008 科技创新实验班［61］ 华东师大二附中
以“问题研究”为载体，建立“科技创
新人才早期培养的支持系统”。

2010
杰出创新人才培养
道元班［62］ 北京四中

招收全优+特长型学生和在某一领
域具有浓厚兴趣、有较为扎实的学
科基础和超越同龄人学习潜力的超
常型学生; 实行特别学分制; 在教学
上采取“引导+探究+自主”的方式。

2010
创新人才培养项目
实验班［63］

南开 中 学、天 津
实验 中 学、天 津
一中

重点培 养 科 技 创 新 和 理 科 创 新 人
才，建立单独课程体系，纳入科技英
语及其他创新能力培养课程，实行
学业和学术双导师制等。

2013、2015
高中 特 色 班 ( 科 技
班、新人文班、航空
实验班等) ［64］［65］

青岛 十 九 中、青
岛实 验 高 中、山
东省实验中学等

在某一学科领域设立特色班，实施
特色化培养，制定具有学科特点的
课程体系，强化学科思维能力训练，
重点培养学生的创新素养。

2017
学 生 创 新 实 践
中心［66］ 青岛二中

设有多个创新实验室，实践基地项
目以孵化的形式建立，制定创新课
程体系，与高校、科研院所、高科技
企业建立联合培养机制，共同对学
生进行指导，加强学生的科技创新
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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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起始时间 项目名称 参与主体 具体内容

2017 STEAM 中心［67］ 成都石室中学

集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于
一体，下 设“三 院 两 馆 两 中 心 一 空
间”，以学生兴趣体验为基础、研究
项目为载体，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科
学、技术等知识的能力。

资料来源: 根据有关政策文件、新闻报道、网站资料、期刊文献等归纳整理所得。

三、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关键要素

国内各地在实践中根据发展基础，灵活探索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模式，

并不断进行优化。但无论进行何种实践探索，人才培养均离不开选拔方式、课
程教学、师资力量、组织管理、制度保障等关键要素的支撑。

( 一) 选拔方式

在对培养对象的选拔方面，通常综合学生的身心健康、品德、智力、兴趣、
天赋等因素，形成包含学业成绩、考察、考试、推荐等环节在内的选拔制度。中

学内部自主探究模式在选拔中强调综合创新的理念，如人大附中通过学生观

看公益视频并完成有关练习的形式进行初筛，要求学生具有在数学、空间思

维、语言、阅读等方面的综合素质。［68］又如，北京八中通过综合思维能力考察和

试读环节进行选拔。［69］北京四中道元班的选拔则有所不同，其招收“全优+特

长型”和“超常型”学生两种，前者要求学生自身素质发展全面且在某方面具有

较为突出特长，后者要求学生在某一领域具有超常能力和潜质。［70］道元班实行

自主招生的形式，在中考成绩方面放宽要求，选拔时参照学习成绩，设置测试

和面试环节。［71］在高校与中学、企业与中学共设的实验班中，对培养对象的选

拔常常是在学生兴趣和潜力的基础上参照考试成绩。社会支持模式的深圳零

一学院更加注重学生在科技创新方面的突出志趣与潜能。由政府主导的培养

项目则注重学科或综合成绩、标准化测评成绩、面试结果，同时也融入学校推

荐、组织考察或认定等环节，如“英才计划”对学生学科成绩或综合成绩排名进

行了规定，［72］“翱翔计划”则要求学校择优推荐并经组织认定。［73］无论采取何

种方式，培养对象的选拔通常聚焦于基础学科领域，在对学生创新潜力进行考

察时也会设计或使用现有测评试题。
( 二) 课程教学

课程教学是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关键环节，学制灵活、必修和选修课

程相结合是这一环节的主要特点。根据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和成长规律，设

置加速式的弹性学制或采取充实式的授课方式，是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中

的常用方式。前者主要是缩短培养时长，如超常儿童早期培养实验项目用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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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时间，对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高中全部学业内容进行整体贯通教学; ［74］

后者主要是在常规课程外丰富课程内容，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课程选择。现

有的课程体系通常包括国家课程、校本课程、大学先修课、国际课程、具有地方

特色的创新拓展性课程等，这些课程可由必修模块、选修模块及拓展性创新模

块构成。如有中学依托人工智能实验室、3D 打印等技术，开设了培养学生科技

创新能力、创新思维的选修课程。中学开设的特定实验班在这些课程资源、课
程教学方面往往更具优势，除设置实验班开展教学外，也会在普通班按照学习

能力对学生进行分组培养，使教学内容和方式更适应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

养。与学科相关的知识课程、活动课程是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课程教学的

主要类型，在此基础上融入社会实践、社区服务等带有服务导向的活动课程，

是人才培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有中学将志愿者服务纳入学分考核中。由

政府集中资源开展的培养项目，如“翱翔计划”“雏鹰计划”等，则多是以将校外

资源转化为创新教育课程的方式，为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提供课程资源。
在课程教学中，导师制、项目制是关键所在。多数培养单位鼓励学生进入

实验室或实践基地，以项目参与的形式进行学习。这种项目制培养通常会聚

焦于某一学科领域的发展前沿，鼓励学生之间的团队合作，开发学生的创新潜

能。如重庆市“雏鹰计划”2021 年结业的 625 名高中学员组建了 162 个项目研

究团队，完成基础学科领域的项目研究。项目制的实施，离不开导师的指导，

一些培养单位不仅为学生提供校内导师，也会引入高校、企业、行业的专家担

任学生的校外导师。有学校为师生之间提供了双向选择的机会，学生可依据

个人兴趣和导师研究方向自主选择导师。除项目研究外，组建社团、开展研学

旅行等也是重要的活动形式。如青岛市学科特殊禀赋学生培养项目成立 6 个

学科组，实行教练员制，探索建立游学机制，学员可到项目基地学校参加课程

学习，采取线下与线上、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协同开展对学员的培养。［75］

( 三) 师资力量

教师是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任务的主要承担者，需为学生提供有针对

性的课程、开设创新拓展性课程、引导学生探究合作、有效评价学生成长等。
培养单位通常会遴选教学成绩好、教学经验丰富、综合素质高的教师，承担拔

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任务。若想教师在人才培养中能够采取有针对性的教

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常常需要师资培训予以支撑。现有的师资培训

体系包含校内教学研讨、校际间教学联盟、校外培训、在职学历教育提升等内

容。有学校通过成立“教师发展专项基金”的方式支持教师外出培训，依托国

内名校和企业建立教师发展基地，实施根据不同教师的评估结果进行个性化

发展支持的培训计划等。［76］成都七中、杭州学军中学等四校则通过联盟内师资

互派、学术研讨等方式，共同培养优秀师资队伍。青岛市学科特殊禀赋学生培

养项目制定了教练员培养方案，一方面组织教练员外出学习考察、参加国内高

端学术活动等，另一方面通过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形式引进高水平专家对教

练员进行集中培训。［77］此外，在职教育硕士和教育博士项目为教师提供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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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技能指导，也是一种有效的师资培训方式。
( 四) 组织管理

不同培养单位在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中的组织管理形式不同。政府主

导的培养项目通常会成立管理办公室，搭建网络管理平台、资源转化机制等，

也会成立专家咨询会，为培养项目的顺利推进提供指导。［78］学校则会成立学生

创新发展指导办公室等专门性办公部门，并出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施办法、
创新活动管理办法等多项文件和制度，用以规范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根据

学科分类成立不同学院，是实践探索中的一种创新组织方式，如深圳市盐田教

育局成立国学院、数学院、创新院、体育院、艺术院、国际素养院六大少年院，［79］

又如成都石室中学建立由“三院两馆两中心一空间”构成的领军人才场馆，即

科学院、文学院、艺术院、科技馆、文翁馆、学科竞赛中心、信息技术中心和创客

空间。［80］此外，建立培养基地、实验班等也是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实践中常

用的组织方式。政府主导的培养项目多是通过建立培养基地开展人才培养，

如“翱翔计划”在基础学科领域设立基地校。高校与中学的联合培养模式通常

也以建立培养基地的形式推行，中学之间则多是以师生互派、资源共享、举办

人才培养研讨会的形式实现联盟成员间的合作。就中学内部而言，特色实验

班是常规的组织形式，如超常儿童培养实验班、道元班、创新实验班等。无论

采取何种组织管理方式，均旨在更好地服务于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
( 五) 制度保障

作为培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评价制度、激励机制等在内的制度建设

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有力保障。政府主导的培养项目通常会对培养评价作

出规定性要求，如“英才计划”提出由导师团队对学生进行中期评价，不合格者

退出培养，且根据中期评价结果和学生提交的材料，从科学兴趣、学科基础知

识等多方面对学生进行年度评价。［81］同时，也会制定对导师及培养团队、中学

负责教师进行工作评价的标准。中学为保证课程教学的有效性，常常采取包

含出勤、课堂表现、作业、日常测验在内的过程性评价方式，对学生进行增值评

价。在激励机制方面，经费支持为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提供了动力。如由

政府主导的学科特殊禀赋学生培养项目，政府为六大项目提供包含日常培养

和项目奖励在内的专项经费，并制定了绩效评估办法，将学生培养成果与项目

基地校和学生所在校的年度考核挂钩。［82］中学实验班则是由学校通过设置奖

学金的方式，为优秀学生提供学习、研究等方面的奖励和资助。这些制度建设

作为保障条件，为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四、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的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探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基础教育领域

的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尚处于兴起和发展阶段，在实践中基于现实挑战难

免会存在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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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选拔方式有待完善

目前，一些培养项目中列明了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选拔方式，如“英才计

划”要求对学生的学科基础知识和创新潜质进行笔试和面试，选拔品学兼优、
对基础学科具有浓厚兴趣的学生。在选拔过程中，可以选用统一的五学科潜

质测评试题，也可以自主命题，但仍以学生学科成绩或综合成绩达到一定比例

要求为前提。超常儿童早期培养实验项目、道元班等在选拔上更加注重学生

的创新潜能，对成绩有所放宽。然而，在多数中学的实验班，即使有自主招生

的选拔方式，也多以学生成绩为主。因此，在人才选拔的过程中，尚缺乏一套

完善的鉴别程序与遴选标准，更是缺乏对能够体现不同学科或者不同能力的

复合标准的运用。以学生成绩为主的选拔标准，一方面可能会使一些具有特

殊潜能的学生因未达到门槛而错失机会。另一方面，不少家长和学生将一些

项目和实验班与升入名校挂钩，而不论学生是否对某一学科领域真正有兴趣，

这无疑增加了选拔的难度。［83］此外，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虽有动态的退出机

制，但同样以学生成绩作为主要评估工具，这种筛选机制有时难以真正选拔出

具有特殊潜能的学生。
( 二) 课程教学导向仍存偏差

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以传统教学方式为主，在培养中不可避免地会

存在与传统人才培养趋同的问题。在实践探索中既有特定项目班、超常班、实
验班，也有在普通班基础上扩充的项目组。超常班常常会采用加速式的教学

方式，缩短学习时长，给予学生更多创新空间。然而，这种加速式的成才方式

有时难以与学生身心成长规律完全匹配，使得培养出的学生可能在某一方面

具有创新潜能，而在综合素养方面有所欠缺，也可能因缺乏个性化的培养方

案，难以激发学生的特殊潜能。对中学实验班而言，多数实验班的规模在 50 人

左右，由于受制于班级规模，其教学以传统模式、重复性的规范化训练居多，小

班化的探究式研讨较少，且尚未真正建立学科交叉融合的培养范式，使培养出

来的学生并不突出。在实验班初次选拔和后续动态筛选中，多是依据学生学

业成绩，单一完成中学阶段的教学目标和使命，最终的教学导向也往往与升学

竞争相挂钩。普通班作为最常见的班级组织形态，同样承担着拔尖创新人才

早期培养的任务。在开展面向全体学生的课程教学时，在资源分配中可能存

在公平问题，即一些课程只面向特定学生，而难以对多数学生开放。无论采取

何种类型的教学方式，均难以摆脱以学生升学成绩作为培养成功与否标准的

束缚。
( 三) 师资力量适切性不足

专业化的师资队伍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关键。不少培养项目对师资构

成设置了选拔程序，并开设了师资培训计划。尽管如此，当前的师资力量主体

仍是接受常规培训的教师，即选拔教学成绩优异、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进入超

常班、实验班、项目组等，承担人才培养任务。［84］由于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

在培养对象、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具有不同于常规教学的特殊性，因而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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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出来的教师并不一定能够适应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国外对承担此

类任务的教师有专门的教育项目和严格的选拔程序，要求教师掌握特殊的教

育知识和教学技巧，在上岗前还须考取专门的教师资格证书。［85］国内有针对小

学教师、中学教师、特殊教育教师的学历培养项目，却缺乏对具有特殊潜能学

生进行教学的教师学历培养项目。教师面对课堂教学中差异化的学生群体，

何时及如何压缩教学材料、扩充教学材料、鼓励独立自主探究等，［86］均需系统

的规范化培训。目前我国虽有教师培训，也有某一学科领域或跨学科领域教

师间的教学研讨，但多是教学经验的分享，缺乏有关拔尖创新人才成长与发展

相关知识的系统讲授，在创造性课程开发、课题研究指导等方面的培训也有所

不足。这可能会使现有师资队伍难以与培养需求完全匹配，进而不利于拔尖

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
( 四) 制度保障体系不健全

当前虽有一些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保障措施，但仍存在保障体系不

健全的问题。在经费支持方面，由政府主导的培养项目会有相应经费资助，学

校设置的实验班也会有奖学金等支持，但在培养中依然会面临经费等资源方

面的限制。一方面表现在学生项目参与、创新活动实践、平台搭建等资金限

制; 另一方面表现为教师队伍建设的专项经费缺乏。培养单位缺乏专项培训

经费支持，在教师的激励方面也存在一定不足，如教师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付

出额外时间和精力，是否能够获得相匹配的津贴奖励。［87］就评价制度而言，对

拔尖创新人才的评价以客观成绩指标衡量居多，且常以项目任务的完成、学业

阶段的结束为周期，缺乏动态的质量监测机制，更是尚缺第三方评价机构的引

入，以对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与发展进行外部评价和追踪。各阶段教育缺乏

有效衔接机制，也加大了长期动态评价机制的建立难度。更为重要的是，在专

门性法案制定方面仍存在欠缺，人才选拔、培养、评价等方面的法理保障有所

不足。

五、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路径构建

我国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

面临诸多挑战。结合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现状，从协同多方参与力量、建立

专门培养方案、设置专项经费支持、打破制度藩篱、建立健全政策法规等方面，

深化基础教育阶段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路径。
( 一) 协同多方参与力量，探索多元化的培养模式

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并非单一培养模式就可以实现的，而是需政府、
学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多方力量的参与，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培养模式。由政

府主导的培养实践具有资源统筹的独特优势，校际、校企间的合作培养具有扩

大资源、激发创新活力的作用，学校自主探究的特色化培养更能针对人才成长

规律挖掘学生创新潜能。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既需调动内部主体的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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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又需借助外部力量的支持。不同主体参与下的多元培养模式相结合，是培

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有效路径。在实践中引入第三方教育机构，是人才培养的

一种有益补充。国外设有由教师、教育研究者、其他专职人员、家长和社区等

力量联合成立的天才儿童协会，在地方更是设有天才教育委员会、特殊儿童委

员会作为天才教育服务机构，为人才培养提供学习服务。［88］国内可以借鉴这一

有益做法，对不同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式进行分类指导、分类管理，灵活选

择培养方式，鼓励新型教育创新组织参与到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中，发挥

特色组织的制度创新优势，多方合力共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无论采取何种

培养模式，皆指向促进拔尖创新人才的多元协同培养。
( 二) 建立专门培养方案，拓展人才培养方式

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应根据人才成长规律，制定专门化的培养方案。
根据学生潜能的不同表现，在培养中推进“一人一策”，尽可能使每个学生都享

有个性化的育人过程。在课程方案设定中，可设置由必修、选修、特修三部分

构成的课程体系。［89］其中，必修课包含语数英、物化生等学科基础性课程，选修

课可由含学科知识的拓展性课程、研究课程、适应特殊才能的活动课程等组

成，特修课可涉及兴趣开发指导课程、生涯指导课程、社会性和情感发展指导

等与学生成长成材密切相关的课程，并在实践中不断优化课程体系。在培养

方案设置中，应引入项目制体系并作出要求和说明。具体来说，可结合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设置前沿领域的研究项目，鼓励学生以项目组的形式参与，引入

校内外导师对学生进行学术指导，促进跨学科领域的联合培养，丰富学生的跨

学科探究体验。此外，可探索与社会资源合作的机会，开设暑期活动项目，并

将项目参与计入实践活动学分，拓展人才培养方式。
( 三) 设置专项经费支持，优化人才培养支撑体系

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离不开资金支持，同时也需相关配套制度予以

支撑。国外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经费方面有法律规定，并在实践中给予资

金支持，如美国爱荷华州的法律规定天才学生的培养经费每人每年须递增一

定金额，［90］伊利诺伊州［91］和马萨诸塞州［92］储备资金用于识别和更好地服务于

天才学生，尤其是提高处于经济弱势的天才学生的受教育机会。国内现有的

培养项目有一定经费支持，但还难以满足人才培养需要。故应加大资金支持

力度，适当引入社会资金支持，构建资源保障体系，可设置包含课程开发经费、
学术研究资助经费、平台建设经费等在内的专项培养经费，为人才培养中各环

节的有序进行提供支撑。在具体培养环节，可设置奖学金激励在某一领域取

得突出进步的学生，并向来自经济弱势家庭的学生倾斜，使他们不因经济条件

的限制而失去潜能开发的机会，可借鉴马萨诸塞州的减免计划，即为参加大学

先修课程考试的低收入但学业优秀的学生提供费用减免服务。［93］同时，应进一

步提高师资队伍建设的经费投入，建立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教师培训机

构［94］，构建专业化的师资保障体系。在学历教育和在岗培训中，均应纳入针对

特殊潜能学生进行培养的知识、方法培训，可在原有基础上对符合培养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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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进行专门资格认证，并为承担此任务的教师提供一定津贴，从而为人才培

养提供更加优质的师资力量保障。
( 四) 打破制度藩篱，形成人才培养长效机制

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需要统筹协调各方资源，更需协同培养机制予

以保障。应建立各级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管理机构，统筹调配各方资源，打

破制度割裂的格局。基础教育系统内部应进一步探索学籍制、学分制和学制

管理制度，打通各学段、各学校之间的阻隔，在转学、跳级、学分转化等方面给

予特殊潜能学生支持和指导。［95］在高中入口关方面，可赋予招生制度一定的灵

活性，在保证教育公平的前提下，可适当放宽在某一领域具有突出表现的特殊

潜能学生的成绩要求。在开展有针对性的选拔和培养时，也应当对学生进行

宽口径培养，在普及的基础上培养。在系统外部，一方面要扭转基础教育与高

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割裂格局，促进大中小贯通式培养长效机制的建立; ［96］另一

方面要调动企业、行业等参与的积极性，为学校与企业、行业等联合培养创新

人才创造制度环境。同时，改革评价制度，丰富评价指标体系，不以成绩和升

学率为导向，可探索将学生代表性成果、教师指导项目等指标纳入评价体系，

破除制约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藩篱。可建立动态评价机制，利用大数据

系统，将学生每阶段成长进步记录在内，推动大中小学教育系统内部的数据共

享，纳入高等教育阶段乃至今后表现的追踪调查数据库。此外，探索线上和线

下相结合的融合机制，尤其发挥线上模式在跨区域、跨校培养中的作用，促进

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持续性。
( 五) 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加大研究支持力度

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需要有完备的法律保障体系和相应研究支持，

这是全面推动创新人才培养必不可少的要素。国外制定了天才儿童教育的专

门性法律，如美国国会在《初中等教育法》中增设《天才与有才能学生教育法》，

各州也制定了细致的操作法规。［97］国内目前并未制定专门性的教育法案和发

展规划，多是在政策文件中提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任务，并在指导意见中进

行了统筹性要求。可适当借鉴国外的优势经验，结合我国教育发展现状，推动

研制相应教育法案，在法案中对经费支持、选拔、培养、评价、管理、教师专业发

展等方面作出规定。［98］同时，建立各级各类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研究机构，

加大对政策法规研究、培养方案等的支持力度，建立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研

究资料库。［99］可进一步探索在科研院所设立专门研究部门，也可通过项目申请

或委托立项的形式开展专题性研究，为探索符合人才成长规律的拔尖创新人

才早期培养提供研究服务。
总体而言，我国基础教育阶段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尚处于探索阶段。

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不是靠单一力量可以完成的，而需协同多方的参与

力量共同推展。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在取得初步成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

存在一定问题，故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仍任重而道远。在未来，应加强对

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研究，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阶段拔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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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早期培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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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Cultivation of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Exploratory Practice and Further Approaches

WANG Liang1 ＆ XIONG Jianhu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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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dao，266109，China; 2． Ｒesearch Office，Educ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Center，Ministry of Education，Beijing，100816，China)

Abstract: Cultivating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is an important mission to accelerate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and build a powerful country of education． At present， the exploration of
early cultivation of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in basic education can be generally divided into
government-led and non-government-led， which are supported by the key elements such as selection
methods， curriculum teaching， teaching staffs，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and system guarantee．
As a practical exploration in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 early cultivation of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is faced with a series of challenges， such as that the selection methods need to be improved，
that the orientation of course teaching is still of deviation， that the teachers ＇ adaptability is
insufficient， and that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systems are not perfec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approaches of early cultivation of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in the stage of basic education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exploring diversified cultivation modes， extending cultivation methods，
optimizing support systems， forming long-term mechanisms， establishing and perfecting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and so on．
Keywords: basic education;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early cultivation; key elements; paths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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